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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6日，陶崇园从五层宿舍楼顶的天台坠亡。警
方调查结论为高坠死亡，排除他杀，不予立案。坠亡者
为武汉理工大学三年级的研究生，距离他26岁的生日
只有两天。事发前，他曾向家人抱怨研究生导师王攀
对他各种控制，令他困扰。

事发后，家属在陶崇园的电脑中发现了一个名为
“2018毕业资料”的文件夹，里面保留了自2017年10月以
来所有与王攀有关的聊天记录和邮件往来。陶崇园姐
姐陶敏发微博称，陶崇园多年以来承受着导师王攀的

“精神摧残”，并将自杀原因指向他。王攀对陶敏的指
控，称均不属实。他表示，自己确实把陶崇园当成入门
弟子培养，对他期望值很高，压了不少担子。

班主任的军事化作风

“拜师”那天，李浩行了下跪礼和作揖礼，陶崇园站
在一边。“他比你大，就叫哥哥吧。”王攀说。

2011年，19岁的陶崇园从武汉新洲区一所中学考入
武汉理工大学自动化学院。对于经常考第一的他来说，
只能算一次失败的高考。他大一就读的班级，班主任叫
王攀。1971年出生的王攀2003年至2005年在武汉理工大
学进行博士后研究，现任校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中心
副主任、控制与决策研究所所长。

在同学李浩等人的印象里，王攀算是一个合格的
班主任。虽然不教课，但和学生走得很近。比如暑假时
王攀让班委统计贫困生，对于贫困生回家的路费他给
报销一半。对班委和单科第一的同学，尤其照顾。

李浩说，陶崇园就是王老师最喜欢的那个类型：学
习好，老实，人品好。晚自习上，陶崇园坐得笔直，刷刷写
字。基本每天，他都是最后一个走的。尽管在学习上有足
以骄傲的成绩，年年都拿奖学金，但陶崇园显得不太自
信。李浩有一次和他聊起一位政界名人，陶崇园问那是
谁，李浩随口说，“这你都不知道？”两人分开后，他收到
陶崇园发来的信息，“不知道不是很正常吗？”来自城市
的李浩才意识到，这个人很认真，也许不该这么对他说
话。他隐约知道陶崇园来自武汉城郊的农村，父亲在50
公里外的老家养鱼，母亲在华中师范大学食堂工作。陶
崇园的衣服和生活用品没有一样品牌货，很少用网络
用语或表情包，平时和同学交流不多。

王攀有一个实验室，名叫C&D，是“控制与决策”英
文名称（control&decision）的缩写。这是一个自动化领域
的术语，但“控制与决策”的这套理论不但应用在学术
上，也经常被王攀挂在嘴边，教育大家时刻谨记，应用
于生活。入实验室要“拜师门”，陶崇园成为第一批入选
的本科生。李浩随后也加入了，“拜师”那天陶崇园带着
他去。在王攀家里，他行了下跪礼和作揖礼，陶崇园站
在一边。“他比你大，就叫哥哥吧。”王攀说。

李浩觉得这些“还算正常”。另一名实验室的成员
刘辰却不这么看，“我内心是很抗拒的，对自己亲爸也
没跪过，心里觉得很别扭。”刘辰从一进校，就感受到王
攀老师军事化的作风。生活中，他经常要求学生立正、
转身、站军姿、做俯卧撑。他喜欢运动，足球、羽毛球、乒
乓球等都有规律地锻炼。叫学生名字的时候要喊“到！”
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实验室QQ群里，对所有人
都提这样的要求。不过，李浩和刘辰都承认，在照顾学
生和花钱方面，“他很大方”。实验室的人几乎都给他带
过饭，他会多给一些，算“跑腿费”。

除了实验室，王攀还组建了一个足球队。高中时只
打篮球不踢足球的陶崇园，被他拉进队里。在同学们眼
里，比起刚入学时的内敛，陶崇园慢慢放开一些。刘辰
说，王攀为自己的实验室设置奖学金，但得奖的要贡献
出一部分，毕业生也要回报实验室，“不是强制的，但大
家基本都会给”。他还听陶崇园提起，得奖时王攀会多
给他一些，再让他把多给的捐出来，“这是老师帮我树
立威望”。

任霞和丈夫都记得，本科期间，王老师对孩子很
好，还托人往家里带过茶叶和水果，“别人都是给老师
送东西，这个老师还给我们送东西。”

“曲线救国”

陶崇园最大的梦想，就是到高校当老师，他需要
一份博士文凭。但他曾和同学说：“我是百般不愿意读
他（王攀）的博士，读了我的人生就是他的了。”

转折出现在2014年末。本科即将毕业，陶崇园申请
了保送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并得到该校一位导师的
认可接收。

多位同学记得，陶崇园十分想去，但王攀希望他
留校，他不知如何拒绝。“对王老师总觉得有种压抑
感。那种服从式的对话，不愿意也得愿意。”刘辰说。陶
崇园最终还是留在本校。王攀成为他的研究生导师。

陶崇园在写给华科导师的邮件中说：“我申请取
消华中科技大学专业型硕士资格，一是答应过导师
留在本校，二是与导师商量后有出国读博的可能。”
2014年，王攀给他写了一份承诺，“优先推荐该同学
赴美读博”。

放弃了理想的学校，但陶崇园对出国读博士仍抱
有很高的期待，可事情没有他想象中的顺利。2016年10
月17日，他曾向一位学姐咨询，想找老师请教申请国
家留学基金，王攀知道后很生气，用了“叛逃”这样的
词。陶崇园想直接申请出国，而王攀希望他留在研究
所读博，即使出国，也希望申请“联合培养”的学校。学
姐鼓励他，尊重自己的选择，“我们都被他说过，不用
在意”。

在此后的一年里，陶崇园一直为出国读博努力。
他的外号叫“陶博士”，在李浩眼里，他就是为博士而
生的人。念大一时，李浩听到他讲梦话：“这一行乘以
多少加上这一列……”他第一次知道有人做梦也想着
线性代数。

2017年入秋，进入研三的同学大多数为找工作而
奔走。陶崇园不在其中，所有人都以为他要读博士，包
括他自己。

九、十月份，陶崇园联系了几所国外院校的导师，
其中一个曾是王攀的学生。这位导师与王攀沟通后表
示，“我大概率不会接收，除非您同意。”

两人并未就出国读博一事达成一致，王攀在聊天
中明确表示不会推荐其出国，并让陶崇园“三天内离
开实验室”。

陶崇园暂时放弃了出国读博的计划，他对刘辰和
李浩说，打算毕业工作一年，再考博士，那样就不需要
导师签字。在武汉，他找到了一份年薪20万的工作。任
霞也知道这件事，儿子告诉她，这是“曲线救国”。陶崇
园最大的梦想，就是到高校当老师，他需要一份博士
文凭。但他曾和同学说：“我是百般不愿意读他（王攀）
的博士，读了我的人生就是他的了。”

两个月前，陶崇园收到姐姐发来的一个链接，标
题写着《寒门博士之死》，讲述了今年1月发生在西安
交通大学一起和导师有关的博士自杀事件。他说，如
果自己读了博士也是这个结局。

一语成谶，只是，他还没等到考上博士的那一天。

王攀让陶崇园称呼自己为“爸爸”的聊天记录。

终于解脱了

被踢出群那天，他和一名同学说，看到“道德之
光”、“弘扬”这样的词就感到一阵莫名的害怕，现在终
于解脱了。

没有妥协的陶崇园被踢出了实验室的QQ群。
在学生们眼中，王攀几乎不坐公交车，如果去远

处，就由一名学生开车接送，这个学生若不在，由陶崇
园负责叫出租车。“6点15分、6点45分电话叫我起床！”

“是！”这样的对话经常发生在师生之间。
王攀有洁癖，很少碰纸币，掏钱给学生时，就拎起

衣兜，“你自己拿。”李浩还给他修过运动鞋，开胶了，用
502粘好。他一个人住在教职工宿舍，屋子刷的白墙，木
地板上堆了些杂物。李浩去送饭时，只有他一人在家，

“也没听人提起，屋里还住着什么人”。
李浩说，王攀白天运动完之后，他要放松一下肌

肉，就会找学生按摩。大多数人都很反感，偶尔轮到了
去一两次，“主要是陶崇园去，王老师也看不上我们，
觉得我们不够自律。”

王攀曾多次要求陶崇园喊他“爸爸”，而王攀也常
常称呼陶崇园“儿子”。根据聊天截图，王攀曾反复让
陶崇园“坦坦荡荡地说出那六个字。”而那六个字则是

“爸我永远爱你”。陶崇园纵然极不情愿，也还是叫了。
这件事直到两人聊天记录曝光，陶崇园身边的朋友才
知道，觉得不可思议。

他试图跳出王攀的圈子。被踢出群那天，他和一
名同学说，看到“道德之光”、“弘扬”这样的词就感到
一阵莫名的害怕，现在终于解脱了。可此后的数月里，
每晚十点多他还是会收到王攀发来的消息，找他“谈
心”。两人言语间，陶崇园不像从前那么百依百顺，有
时会以身体不舒服为由，称“想休息了，望老师批准”。

“我把过去的人生都理解了”

3月24日，王元东收到陶崇园的微信：我把过去的
人生都理解了。

3月22日中午，陶崇园又接到王攀发来的指令，
“想吃华师的菜”。此前，他已经把饭费保管权交给另
一名同学，并表示以后不再负责这个工作。中午12点
左右，送饭时因为礼仪的问题又被说教。他在家庭群
里抱怨：受不了了，送饭还要鞠躬致歉。

他给王攀发了一条短信，“我冒着雨给您送了饭，
我肚子饿的咕咕叫，我哪里想到别的什么，我只想赶
紧回去吃饭，为何您要求这么高。”妈妈劝他能不翻脸
就不翻脸，他说，“肯定不翻啊，我只是希望有我自己
的空间，但我不希望和他走近，我承受不了了。”

当天晚上，陶崇园与本科同学王元东约了晚饭，陶
崇园没怎么吃，说不太舒服。他说自己最近在研究人
性、哲学和水属性，觉得很好玩。王元东问起他和王攀
的关系，他说“基本上搞定了”，不像平日提的那么多，
倒是提起刚交上的女朋友，别人介绍的，还没见过面就
在微信上确立了关系。饭后，他们去了学校的足球场。
女足正在训练，陶崇园走过去，传授射门技术。王元东
觉得他很反常，“这个人从不秀花哨”。3月24日，王元东
收到陶崇园的微信：我把过去的人生都理解了。

事件发生后，有人在QQ群和王攀公开对话：“您
长期以来的压制，这确是事实，通过他家属提供的信
息，也能看出他非常想要脱离您这里。现在所有的矛
头都指向您，您应该站出来提供证据。”王攀在群里回
复，“我忽略了一个事实，他可能是隐忍着和我装着很
亲密，我和他很早就认了‘义父子’关系，对他期望值
很高，压了不少担子。”但对于家属方面提出的不让毕
业、主动保研退回、推荐读博不兑现三件事，他称均不
属实，会拿出证据。

王攀称他曾在与陶崇园交流时，指出他有抑郁
症，并在研究所内部小范围通报，将他列为重点关注
人员。陶敏觉得不可能，“陶崇园和每个人相处都很
好，除了王攀”。

在QQ群里，王攀说自己哭了两天，“你们公开哭，
我只能偷偷哭。”对于这个回应，李浩觉得，“可信的是，
他确实把陶崇园当成入门弟子培养，可悲的是，他都不
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了。”他记得王攀反复讲过自己读博
的经历，由于和系主任有矛盾，发了十几篇论文仍不让
毕业。答辩时，他把院长请过来，院长让大家说看法，没
人吭声，院长说，我觉得不错，于是通过了。他教育我
们，“遇到困难，要自己想办法，有实力才行。”

生命终结前，陶崇园在家庭聊天群里反复提到
鱼。他说，每个人都是鱼缸里的鱼，他往群里发了一首
歌，歌名叫《鱼》，任霞第一次按下了播放键，优美的音
乐里，女歌手唱着，“如果有一个世界浑浊的不像话，
原谅我飞，曾经眷恋太阳。” 据《新京报》

在QQ群里，王攀说自己哭了两天，“你们公开哭，我只能偷偷哭。”对于这个回
应，李浩觉得，“可信的是，他确实把陶崇园当成入门弟子培养，可悲的是，他都不知
道自己错在哪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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